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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他的语言凝练，尤其对莎剧

里韵诗部分的翻译，每行十个汉字，文体

整齐漂亮。 但仔细比对原文不难发现，朱

前辈常为了保证诗体的外形齐整，不得不

割舍了某些英文中的原汁原味。 换言之，

从译介的角度看， 朱译中有不少漏译、误

译及猜译。 很多对希腊、罗马神话或人名、

或典故、或故事的借用、化用，以及许多双

关语的妙用、一些用词特定的时代背景及

隐晦的真意等，在朱译中并没有很好地体

现出来。 ” 傅光明说，“当然， 朱先生从

1936 年到 1944 年，以一人之力历经 8 年，

翻译了全部 37 部莎剧中的 27 部（也有说

翻译了 31 部，） 可他手里只有一部 1914

年不带任何注释的‘老牛津版’合订本《莎

士比亚全集》，也没有像样的工具书，又时

值抗战，颠沛流离，条件异常艰难。 因此，

我们理应对朱先生充满敬意。 ”

谈到梁实秋的译文，傅光明直言其“时

有草率”，许多地方译文不够漂亮。 “梁实秋

是散文妙手，其《雅舍小品》堪称精品，不

过，当莎剧需要体现‘浓得化不开’的诗情、

诗韵时，梁译会让人觉得短了一口‘诗’气，

因为他是以随笔的散文笔法来译的。 ”

毋庸置疑，语言随时代而改变 ，朱生

豪和梁实秋这两个通行许久的莎剧中译

本， 有许多译文表述已不大适合现代阅

读。 作为发愿以一己之力新译莎翁全集的

作家、译者和学者，傅光明对自己的译笔

充满信心。 “我从 1987 年跟翻译家、恩师

萧乾先生学徒 12 年（他 1999 年去世），自

信在译文的现代感和流畅性上，完全能够

超越前辈们的翻译。 这既是译笔上的新，

也是我想挑战一下的理由。 ”

谈到新译中面临的具体技术难点，傅

光明有太多想法和感受。 “不同性情、文调

的译者，将替莎士比亚说出不同风格面貌

的中文。 在翻译之前，每位译者都首先要

面临一个选择：我们该如何将莎士比亚的

诗剧语言， 用现代白话原汁原味地表达？

到底是用散文体来翻译好，还是用诗歌体

翻译更忠于原著风格？ 前辈翻译家们对此

做了诸多可贵的探索和尝试。 我在这些方

面，也作了我个人的理解和努力。 ”

傅光明指出，不少莎剧译本是采用诗

歌体来翻译的，追求的是文字风格典雅精

美， 以符合莎剧作为文学经典高峰的地

位。 但他认为，我们不能忽略莎剧其实存

在着一个在时间长河中逐渐被经典化、甚

至圣化的过程。 “莎翁平均不到半年写一

部戏，写得又快又好，他是为演出而写，绝

非为了自己的作品在文学史上不朽。 莎翁

是被后人慢慢尊奉到文学经典的庙堂之

上的。 在他那个时代，他不过是一个烟火

气十足的剧作家，而且，他的戏，尤其早中

期的戏，大都是写给下九流看的。 这就带

给我们一个思考：翻译语言是否要选用高

贵文雅的漂亮中文？ 此外，有的译者特别

喜欢使用现成的汉语成语，我觉得不十分

妥帖。 因为许多成语都自带中国文化的特

有意蕴，如果直接挪用拼贴在莎剧人物身

上，会显得怪异，破坏莎剧的原味儿。 这也

是我不用诗体译莎的重要原因。 ”傅光明

在文体选择上遵循朱、梁二位译者，采用

诗体译诗、散体译散，但在“散体译散”的

时候， 特别在意能否译出散文诗的韵致，

让语言具有一种诗的内在张力。 “它不一

定押韵，却内蕴诗语的魅力。 ”

在翻译莎翁之前，傅光明已出过几本

译作：《两刃之剑： 基督教与 20 世纪中国

小说》（合）、 凌叔华英文自传体小说 《古

韵》、费正清《观察中国》、萧乾《现代中国

与西方》以及 《我的童话人生———安徒生

自传》等。

“恩师萧乾先生在世时， 曾多次告诉

我，翻译有两点最重要，一是理解，二是表

达，若细划分一下，理解占四成，表达占六

成。 ”傅光明极为赞同钱锺书先生所说，认

为“翻译其实就是一个‘化’的过程”。

除了文体和语言上的新意，傅光明的

新译在体例上亦作了创新。 他在重要的名

词、事件甚至人物处均加了注释，这些注

释包含了他在莎士比亚研究中的许多新

见。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傅光明每新译完

成一部莎剧，便专门写一篇专业性的长篇

导读附在书中，目前，这些导读已出版两

本：《天地一莎翁》是莎翁“五大悲剧”的导

读合集；《戏梦一莎翁》是莎翁“四大喜剧”

的导读合集。

简言之，傅译本之“新”主要体现在三

个方面：现代的语言、丰富的注释、详实的

导读。 傅光明对其“新译”已拥有许多年轻

一代的新读者感到十分开心，他有时会注

意读者的反馈， 比如， 有一位读者留言：

“傅氏译本避免了以往译本完全以中文的

诗体形式代替莎士比亚诗剧原作所带来

的对现代中文阅读流畅性的影响，译文生

动灵活，富有韵律，却并不古板拗口。 适合

舞台表演与潜心阅读，大爱！ ”傅光明开玩

笑说，他也爱死这样的读者。

“三心”“二意”，十年一译

自从着手 “傅译莎翁全集 ”工程 ，傅

光明就开启了一种“以莎翁为中心 ”的生

活方式。 他把日常作息安排得像军人一

样规律 ，早起直至午后 ，除了工作 ，是固

定的连续翻译时间 。 他斟酌译文字句 ，

为了得到一个妙不可言的措辞 ，会反复

比较多种莎剧版本和注释 ， 不惜精力 ，

边翻译边研究 。平时的各种兴趣爱好，都

渐渐呈现“以新译+莎研为名”的倾向，比

如他坚持跑步 、踢球 、游泳 ，因为莎剧翻

译工程太过艰辛， 必须要有健康体格作

为革命本钱 ；他喜欢旅行 ，近年来 ，他遍

游西欧，去年在英国旅行一个月，在伦敦

的环球剧场看了《李尔王》和《无事生非》

两场莎剧 ， 还特意去了莎翁故乡———埃

文河畔的斯特拉福德 ， 只为切身感受纯

正的莎士比亚风 ， 实地捕捉翻译灵感 ；

跟朋友聊天 ，更是三句不离莎翁 ，谈到

莎翁就兴奋以至滔滔不绝 。 他说 ，以前

是 “逢人开口谈老舍 ”，现在是 “逢人张

口聊莎翁 ”。

“翻译莎士比亚带来的辛苦超过想

象，当然，沉醉其中的快乐也远超预期。 我

是带着惬意舒心的微笑步入莎翁的世界

的。 ”从年轻时对莎剧的沉迷阅读，到如今

全身心投入翻译和研究，傅光明对莎翁可

谓一往情深：“天长地久，莎翁不朽！ ”

关于新译的整体进度 ， 傅光明原打

算花十年时间完成全部新译 ， 现在看来

过于乐观了，十年恐怕要从现在算起 ，未

来仍将是 “十年译莎翁， 十年一莎翁 ”。

“我的余生 ，只想 ‘三心 ’（安心 、静心 、潜

心）‘二意’（执意、刻意）地完成新译莎翁

这么一件值得付出整个身心的事。 这是多

么好玩儿的事啊！ 我只想在这个装了无数

龌龊灵魂的薄情世界，愉快而深情地活在

自己的风景里。 ”

通过新译莎翁，傅光明感到他似乎真

正读懂了莎翁。 这也是他“带着微笑步入

莎翁世界”的原因所在。“我每天与莎翁相

对，几乎不可一日无莎，感觉与他成了无

话不谈的铁哥们儿。 ”傅光明愿通过自己

漫长而艰辛的努力，把一个“原味儿莎”呈

现给新时代的读者。 他喜欢反复说八个

字：相信读者，相信未来。

我的莎士比亚接受史中的傅光明新译
■徐德明

夜以继日读傅光明新翻译的

《莎士比亚全集》（天津人民出版

社，2018）的首辑四种《哈姆雷特》

《奥赛罗》《罗密欧与朱丽叶》《威

尼斯商人》，情景恍若回到当年读

朱生豪的情景，４０ 年一瞬。 再看

紧接戏文的“导读”，每一个都可

以单独成册，比得上收 ２０ 个戏剧

故事的《吟边燕语》整本篇幅，长

到一百几十页。 四个单册剧本都

显出富态。

我读大学是七七级中文系 。

1970 年代前期也有莎士比亚书

籍流布民间。 我没有看过莎士比

亚戏剧，读了长诗《维纳斯与阿童

尼》而痛恨野猪，那时鉴赏水平不

高， 传递时彼此告知： 是世界名

著！书店橱窗里、柜台上出现各种

世界名著时，我已经在读大学了。

大约是 1978-1979 年间，同学买

了朱生豪译 《莎士比亚全集》，我

们一个多月轮着读，如饥似渴、生

吞活剥而难求甚解。 我们竟一时

专研莎士比亚，居然敢写《福尔斯

塔夫论》！ 特别喜欢 《亨利四世》

《亨利五世 》 《温莎的风流娘儿

们》，被大胖子骑士迷住了，也惊

讶王子竟出入下层与他喝酒厮

混。 当年我们能够利用的研究资

料只有社科院外文所的 《莎士比

亚评论汇编》。后来把对外国文学

的一腔热情转移到受其影响的中

国现代文学上来， 实在是因为语

言水平、资料及视野受限。 其时，

与上世纪 80 年代先锋文学俱进

的是外国现代派文学的翻译，理

解那一大套 《外国现代派作品

选 》现代性的难度 ，把我推向了

中国现代文学。 我此后无暇瞩目

莎士比亚，和我同年的当代作家

们对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较

对文艺复兴更感兴趣。 当代中国

作家几乎没有莎士比亚的 “影响

的焦虑”。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莎士比

亚及文艺复兴情有独钟，还是“五

四”那一代人，那是中国的文艺复

兴，经历与感受过“五四”的一代

人是莎士比亚的热情读者与翻译

者。即以《哈姆雷特》的翻译来说，

多数人不是朱生豪那样的翻译专

门家，其中诗人、戏剧家乃至语言

学家不在少数：卞之琳、曹禺、王

了一， 人们已经不大提起他们的

翻译。 距离朱生豪作品的重印与

断档几十年后，傅光明出场了，他

从现代文学的研究与学术刊物的

编审中分身， 去独力翻译莎士比

亚的全集！ 一个细节可说明莎翁

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影响， 老舍上

世纪 ３０ 年代散文 《有了小孩以

后》，谈女儿“在我的稿子上画圈

拉杠”，其打断文思：“刚想起一句

好的，在脑中盘旋，自信足以愧死

莎士比亚……”《茶馆》第三幕中真

写出这么一句：（丁宝）“我才十七，

就常想还不如死了呢！死了落个整

尸首， 干这一行， 活着身上就烂

了！ ”哈姆雷特在第五幕墓地上问

乡人甲：“一个人埋在土里要多久

才会腐烂？ ”答曰：“要是他还没死

就已经腐烂———最近有好多染了

梅毒的尸体，不等埋就烂了。 ”（本

文所引为傅光明译文） 丁宝现身

说法， 比乡人的间接表达有力得

多。 《茶馆》这一句可视为老舍终

于践行 ２０ 年前的诺/戏言。 我孤

陋寡闻， 不知我的同代人作家有

否下笔盯着莎士比亚。

傅光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 ，

尤其是老舍。他不甘画地为牢，竟

然像老舍一般越境跨界到了莎士

比亚。我知道他能言善道，读了译

本才真感受到他中英文左右逢

源。他不惧长长的前贤行列，译文

中时时对照的是朱生豪、梁实秋，

专找翻译全集的前辈切磋； 他不

刻板地应古而译， 努力把莎士比

亚变成可以与当代中国人对话的

源头活水。 我没有读过任何英文

版莎翁全集， 不想置身翻译行当

隔靴搔痒， 只想说傅光明译本与

当代中国文化对话的一点价值：

译本呈现 “二希文化” 的前世今

生、 译文不避莎翁原文粗野的开

阔心胸、 傅译与当下人文的一些

关联。

凭着对希腊神话传说， 两大

史诗和悲喜剧诗人的了解， 我读

译本注释中的希腊罗马典故常有

会心。注解中那么多援引《圣经》、

脱化句子或反转运用者， 不是一

般了解《圣经》，有博览研究各种

版本的功力。 傅译本昭示我们莎

士比亚面对希腊、 希伯来文化的

自信，做人类既有文化的主人。当

年读朱生豪， 面对的差不多是洁

本，人们评价他回避粗俗，其实他

避开的是“粗野”。 拉伯雷《巨人

传》 的粗野是健康的活力，《十日

谈 》《坎特伯雷故事集 》 不回避

“性”（我读大学时看的译本仍是

洁本），正是把注意力放在了完整

的人性上。还原莎剧原来面目，正

让我们看到原汁原味的伊丽莎白

时期的社会文化和剧场。 合观整

个欧洲文艺复兴， 莎士比亚必然

是这般模样。 《罗密欧与朱丽叶》

中罗密欧指出朋友茂丘西奥：“一

谈到性你就来了兴致”，《威尼斯

商人》的结尾是个鱼水交欢的性、

情的大团圆。 《哈姆雷特》里奥菲

莉亚唱着古歌谣：“走进屋时一姑

娘，出了房门变妇人。 ”她不是朱

生豪呈现的至纯佳人。 我们经历

的现代主义的文学与文化不可谓

没有人性深度，但却狭窄了；经验

着后现代社会， 则连深度也不见

了。 莎士比亚标志的文艺复兴是

当代人文的一剂补药，傅译《莎士

比亚全集》适时而至。

我在写下上述感受的时候 ，

傅光明正由奥斯曼而雅典、 威尼

斯， 行走在对莎士比亚戏剧世

界的追问中 ， 他步履的求证与

《导读 》 文字的考据精神一致 ，

他善于化解一般学术的艰涩与

枯燥去说故事 ， 而让学术的内

涵得以雅俗共赏 ， 这更是一般

译者与论者难以达到的境地 。

傅译不仅追寻故事的因果，也不

回避莎学的学术史。托尔斯泰用

写实的戏剧美学评价《奥赛罗》，

造成两位伟人的抵牾；海涅以犹

太人身份体会 《威尼斯商人 》，

读出了莎剧中现代族群的认识

论 。 傅译莎剧第二辑五种已经

快面世了 ， 我期待那曾经精读

过的历史剧 《亨利四世 》等 ，想

听傅译的福尔斯塔夫高声歌颂

白葡萄酒 ，让我再沉醉一次 。

傅光明摄于莎士比亚故居前


